
人物2019年 9月 24日 星期二
编辑 /赵路、唐凤 校对 /何工劳 Tel：（010）62580618 E-mail押news＠stimes.cn4

1928 年，静生所成立时人员合影（前排右二为胡先骕）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联合主办

江西新建人，植物学家和教育
家，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曾
两度留学美国，归国后任教于南京
高师、东南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等高校，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评
议员。

他提出并发表中国植物分类
学家首次创立的“被子植物分类的
一个多元系统”和被子植物亲缘关
系系统图；首次鉴定并与郑万钧联
合命名“水杉”和建立“水杉科”。与
秉志联合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
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还创办了
庐山森林植物园和云南农林植物
研究所。在教育上倡导“科学救国、
学以致用；独立创建、不仰外人”的
教育思想，并与钱崇澍、邹秉文合
编我国第一部中文《高等植物学》。

胡先骕

胡先骕（1894—1968）

胡先 ：中国植物学界“老祖宗”
■本报记者袁一雪

第一次听到胡先骕的名字是在中科院植物研究
所研究员张宪春的一次演讲中。作为一名植物学分
类学家，他讲述了胡先骕如何建立我国植物分类学
科，并一再强调生物学分类的重要性。那一次演讲也
让我对分类学的科学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此次再写胡先骕，在采访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
园研究馆员胡宗刚以及向东南大学、中科院昆明植
物研究所询问资料的过程中，我对于植物分类学的
重要性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也对胡先骕其人对我
国生物学，特别是植物分类学的贡献充满崇敬之情。

在那个硝烟弥漫而又一穷二白的年代，胡先骕
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不计报酬，坚守研究阵地，为我
国的生物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从《不该遗忘
的胡先骕》一书作者胡宗刚的描述中，我似乎穿越时
空看到了一辈又一辈的生物科学工作者，用他们的
脚丈量着祖国大地，亲手将偏远地区的生物标本带
回，这才有了今天我们对境内植物的了解，也成就了
生物学分子领域研究的今天。

直至今天，分类学依然重要，但却因研究人员无
论文可发、无职称可评的尴尬境况而日渐萎缩。面临
惨淡的现状，有人依然在坚守。此次采访中，我本想
再次联系张宪春，却得知他正在野外采集标本，而他
的假期几乎都与此有关，他的生活更是充满着采集
过程中的艰辛与收获。

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的节点，回望
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曾经为科技贡献力量的
人，更不应该忽略每一门学科存在的价值。科学研究
本身并无轻重之分，那些执着于科学精神的追求，不
谋名利、只为国家更强大的科学家，更值得被人尊
敬，被历史铭记。

记者手记

1928 年静生生物调查所（以下简称静生
所）在北平成立之时，中国生物学才刚刚起
步。可以说，静生所见证了我国生物学科历史
从无到有的过程。

静生所的“静生”二字，取自中国生物学
早期赞助人范静生（范源廉）的字。但与该所
颇有渊源的除了范静生，还有被毛泽东誉为

“中国植物学界老祖宗”的植物学家胡先骕。
如此赞誉可谓实至名归，胡先骕与国内

生物学、植物学的多个“第一”有关：创建了第
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
究所；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系；出版了我
国第一部高等教育生物学教材，开创了中国
植物学教育事业……

如今，我国的生物学正蓬勃发展，胡先骕
当年播撒在祖国大地的那一粒粒种子，早已
生根发芽。

扎根草木

胡先骕出身于官宦之家。受到家庭文化
氛围的熏陶，他自小就显露出文学天赋，4 岁
启蒙，5 岁课对，7 岁便可作诗。家人也早早为
他计划了一条科举进学之路。奈何，胡先骕 9
岁那年家道中落，后又逢科举制被废。但也由
此，胡先骕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但胡先骕对彼时的科学教育十分不满，
并曾在《植物学教学法》中回忆道：“物理、化
学、植物、动物皆由一老师讲授；于物理认
为永动可能，于植物则谓有食人树；于动物
则教学生以人面兽身之海和尚，以耳为目，
恬不知耻。”

15 岁，胡先骕入京师大学堂，但因辛亥革
命，学堂停办。出于对知识的渴望，胡先骕毅
然报名参加江西省公款留学考试。1913 年，胡
先骕漂洋过海，进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农学专业。之后，他转入植物学系。

个中原因，或许可以从胡先骕致胡适的
书札中寻到端倪：“别无旋乾转坤之力，则
以有从事实业，以求国家富强之方。此所以
未敢言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唯农林山泽之
学是讲也。”

也是在那一年，胡先骕作《书感》一诗，抒
发他的志向，其中两句为：“二十不得志，翻然
逃海滨。乞得种树术，将以疗国贫。”

留学期间，胡先骕接受了系统的科学教
育并渴望将科学传入国内，遂与同窗任鸿隽、
周仁、杨杏佛、秉志、赵元任等人发起了中国
科学社，并创办了《科学》杂志。那时，胡先骕
就已经在上面发表过《< 说文 > 植物古今证》

《细菌鉴别法》等论文。

开枝散叶

1916 年，胡先骕获得学士学位后回国，先
后受聘为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南京高等师范
学校农科植物学教授。基于国内当时的状况
和在美国所受的教育，胡先骕与邹秉文、钱崇

澍决定先为学生编一本合适的教材。于是，我
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学生物学教科书《高等
植物学》问世。

他们在书中一改日本教科书的编著体
例，例如，将形态结构与生理功能融为一体；
分类则根据进化的进程，由简单低等类群
逐渐到高等复杂类群。同时，胡先骕还凭借
自己深厚的国学修养，改正了引用不当的
日文术语，例如“藓苔植物”更名为“苔藓植
物”，“羊齿植物”改为“蕨类植物”等。这些更
改沿用至今。

1921 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充为
东南大学后，胡先骕聘请国内有识之士前
来教学，创立了国立大学首个生物系，并出
任主任。

苦于校内研究工作难以推广，又感于科
学发展不能只依靠教学，因此，胡先骕与秉
志于 1922 年成立了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
所，下设动物部和植物部，分别由秉志与胡
先骕负责。

胡先骕等人又于 1925 年创办了中国最
早的生物学学术刊物———《中国科学社生物
研究所丛刊》，以加强学术交流。

自成立以来，许多国内现代著名生物学
家在生物研究所接受过研究工作训练，并开
始了他们的生物研究工作。1935 年，蔡元培曾
如此评价生物研究所，“现在国内研究生物的
学者，十有八九与该所有渊源”。因此，生物研
究所被誉为“中国生物学家的摇篮”。除了研
究工作，生物研究所还开始进行科普工作。首
先下设陈列馆，展陈大量采集的动植物标本
以供参观；1935 年又增设推广部，旨在向社会
公众普及生物学知识，推广生物学成果。

在美国时，胡先骕就一直惦记着要“摸清
家底”，原因是祖国植物资源之丰富，自 16 世
纪起就不断吸引外国专家前来采集，但采集
的标本都被运回他们的国家，供研究之用。

“胡先骕认为这是奇耻大辱，自己国家的植物
却由外国人研究。”一直致力于中国近现代生
物学史和知识分子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庐山植
物园研究馆员胡宗刚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
访时介绍说。

于是，胡先骕一边呼吁设立植物学科的
大学必须以采集植物为己任，一边着手进行
植物采集的相关工作。1919 年，他与邹秉文商
酌，大举采集四川与云南两省的植物。

1920 年，因云南与四川社会治安不靖，胡
先骕等人转赴浙江、江西、福建等地进行采
集，相继采得大量植物标本。“胡先骕是在江
西境内进行植物科考的第一人，也是继钟观
光之后，国内大举采集植物的第二人。”胡宗
刚总结道。胡先骕以此为基础，先后发表《浙
江植物名录》《江西菌类采集杂记》《东南诸省
森林植物之特点》等一系列论文。

3 年后，胡先骕决定再次赴美留学，进入
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并用两年成功取
得硕士与博士学位。

1925 年，胡先骕学成归来，并开始与范静

生等人筹备静生所。该所于 1928 年正式成
立。1934 年，他又创建中国第一座大型亚高山
植物园———庐山森林植物园；之后，他马不停
蹄地促成了静生所与云南教育厅的合作项
目，成立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并出任所长。
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就是今天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其在抗日战争期间实
际上是“中国植物分类中心”。

胡先骕的一生，共出版了 20 多部专著，
发表植物学论文多达 140 多篇；发现了 1 个
新科、6 个新属和 100 多个新种。截至 1948
年，静生所已收藏的标本就达 20 余万号，该
所专家发表了论文 280 余篇，并出版《中国森
林树木图志》《中国植物图谱》《中国蕨类图
谱》等专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胡先骕参与创
建的机构由中国科学院接管，与北平研究院
植物学研究所一起合组为植物分类研究所或
工作站，即今日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中科院
庐山植物园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我最近确认的是，中国林业科学院下属
的木材工业研究所，也由静生所发展过来。”
胡宗刚说，“所以，谈到国内植物学奠基人，仅
以创建机构来说，胡先骕的功绩远远大于其
他人。”

参天大树

除了成立科研结构、搭建国内高校生物学
体系外，胡先骕的研究工作也从未停止脚步。

1946 年 10 月，胡先骕收到了友人寄来的

一些“奇异大树”的枝叶、球花和幼球果的标
本。他根据标本反复研究、核查文献，确定该
标本与日本古植物学家三木茂根据化石发现
的水杉属植物形态相同，应为同一属植物。在
与门生郑万钧共同研究后，胡先骕将这种植
物命名为“水杉”。

而在此前，植物学界普遍认为水杉是一
种早已灭绝的物种。所以，胡先骕发现水杉并
将其正式命名，引起了全世界植物学家的震
惊，被科学界誉为近代世界自然历史研究三
大发现之一。

为了向全世界介绍这一中国珍奇树种，
1948 年，在胡先骕的主持下，水杉在庐山植物
园引种成功，并被大面积种植。曾经像大熊猫
一样世界罕见的珍稀植物水杉，先后被引种
到 50 多个国家、170 多个地区。为中国“园林
之母”再添一种，胡先骕也因此被称为“现代
水杉之父”。1961 年，胡先骕还专门写了一首

《水杉歌》。
尽管因为种种原因，胡先骕在晚年曾遭

到不公的待遇和批判，其功绩也曾被掩盖，但
历史是公正的，胡先骕所作的贡献终究不会
被埋没、遗忘，正如胡宗刚在《不该遗忘的胡
先骕》一书开头写到的，“无论以哪一个时代
的标准，胡先骕都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如今，庐山森林植物园的水杉高大耸立，
与庐山森林植物一起铭记着那个应该永远铭
记的名字；

中国生物学与植物学的后人也永远铭
记，胡先骕曾如何将两门学科在荒芜中创立，
让它们枝繁叶茂。

银1928 年，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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